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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我国60岁及以上老

年人口已达2.6亿，占总人口的18.70%，表明我国已

经是深度老龄化社会，而老龄化给社会经济、医疗

和养老等方面带来巨大挑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让老年人共享改革成果，安享晚年，核心在于提升

其幸福感。根据第5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

计报告》［1］，50岁及以上网民占比25.8%，规模接近3
亿，说明老年人也逐渐涉足数字技术，但互联网对

其幸福感的影响尚存争议。有研究认为网络联系、

信息获取能提升老年人幸福感［2］，也有研究指出网

络挑战，如信息过载、网络诈骗等，可能对其产生负

面影响［3］。但这些研究主要关注老年人是否使用互

联网，而缺乏对老年人使用网络的具体内容、频率、

深度等方面的研究。因此，本研究引入数字融入水

平的概念，该概念可以从老年人使用网络的具体深

度进行描述，进一步补充现有研究，并结合活动理

论，即哈维格斯特［4］认为参与一定强度的社会活动

对老年人的主观情绪有显著的改善作用，纳入社会

参与变量，分析数字融入如何通过影响社会参与来

影响主观幸福感。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实证分析，将

为理解老年人数字融入与幸福感之间的复杂关系

提供更为准确和全面的认识，为相关政策和干预措

施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一、文献梳理与研究假设

（一）数字融入与主观幸福感

互联网发展报告《网络的落伍者：走向数字包

容》中首次提出数字融入概念，其表现为个人及家

庭电脑和互联网普及率、弱势群体互联网和电脑的

使用状况。有学者认为数字融入是指老年人在特

定数字化场景下有意愿通过对数字技术的使用而

满足日常生活需求，并对网络文化逐渐了解和产生

网民身份认同的过程和结果［5］。随着互联网的普及

程度增加和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数字融入的概念

也在不断扩展，覆盖了更多领域，不再局限于物理

网络设备的连接，也体现在数字化技能的掌握程

度、能否有效地参与数字生活等。

部分学者研究发现使用互联网能显著提高老

年人主观幸福感［6］，并缓解其孤独感，支持了国外学

者中“网络增益效应论”的观点，且进一步研究发现

互联网使用频率越高，老年人幸福感越强［7］。有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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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与家人朋友的沟通，反而使其更加不幸福［8］。基

于此本文提出假设H1：数字融入对老年人主观幸福

感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

（二）社会参与和主观幸福感

积极老龄化的核心是社会参与，已被纳入国家

和国际发展战略，成为全球共识。然而，学术界对

社会参与的定义尚未达成一致。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规定，老年人社会参与

包括经济和志愿活动等方面。国外学者主要侧重

于资源交换、社会关系和广泛社会活动等层面，强

调社会参与是通过与他人互动实现个体价值的过

程，将社会参与定义为政治活动、休闲活动、文化活

动［9］。在国内社会参与的相关研究中，有学者认为

参加社会性因素的活动就是社会参与［10］，也有学者

将社会参与划分为政治参与、经济参与、宗教参与

及社会活动参与四类［11］，但也有不同的观点，有学

者将社会参与细化为群体交往和自我消遣［12］。现

在较为完善的定义是纳入了经济参与、政治参与、

公益参与和家庭参与［13］。

有学者通过研究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

2015年数据发现，社会参与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

影响并不显著［14］。但也有不同观点，有学者发现社

会参与对老年人心理健康有积极影响，且参与的活

动越多，积极响应越显著［15］。大多数学者的研究结

论为社会参与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有积极影响，而

社会参与集中于社交及社区活动，缺少政治参与

等，因此本文设定的社会参与对主观幸福感的结论

还需进一步探讨。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H2：社会参

与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

（三）数字融入、社会参与和主观幸福感

部分研究发现数字融入中一方面就是人际交

往，会让很多线上交往发展为线下交往，提高了社

会参与度，从而提升幸福感，满足活动理论［16］。还

有学者认为数字融入会导致社会参与降低，与家庭

成员间的交流减少、社交圈缩小，从而加重抑郁和

孤独感，降低老年人的幸福感［8］。基于此本文提出

假设H3：社会参与在数字融入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

正向影响中起着中介作用。

二、研究设计

（一）模型结构

结构方程模型（SEM）可用于研究变量之间的相

互关系，提供直接和间接效应的估计。SEM有助于深

入理解变量之间的影响机制，揭示潜在因果关系。通

过SEM，能够确定关键因素、预测变量之间的相关性，

以及评估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因此，本研究主要采

用SEM，以研究数字融入水平如何通过社会参与影响

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

1. 结构模型

老年人主观幸福感：Y =∑
i = 1

3
γi ξi1 + ε1

数字融入：X =∑
i = 1

3
γi ξi2 + ε2

社会参与：M =∑
i = 1

8
γi ξi3 + ε3

在结构方程中，根据能否直接测量，变量分为

潜变量和观察变量。在本文的模型中，老年人主观

幸福感、数字融入、社会参与均为潜变量，分别由相

应的观察变量构成。主观幸福感Y由观察变量情感

幸福、心理压力、感知目标完成、生活满意度构成。

数字融入X与社会参与M则由一系列相关问题构

成，公式中ε1、ε2、ε3为测量误差，γ均为对应系数，ξ

为相关观察变量，X、Y、M为潜变量。

2. 测量模型

M=aX+ε4

Y=c′M+bM+ε5

Y=cX+ε6

X、Y、M分别表示数字融入、主观幸福感、社会

参与；a表示数字融入水平对社会参与影响的路径

系数；b表示社会参与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影响的

路径系数；c′表示在社会参与的影响下，数字融入

水平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影响的路径系数，也就是

直接效应；c表示数字融入水平对老年人主观幸福

感影响的路径系数，也就是总效应；ε4 、ε5 、ε6 为随

机误差项。中介效应也就是间接效应，等于 a与 b

的系数积，它与总效应、直接效应的关系是 c=c′+ab。
（二）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
2017年数据。该数据涵盖了本文研究所需要的数

字融入、主观幸福感、社会参与等变量，调查样本覆

盖了大多数省级行政区，在以往关于互联网与居民

幸福感的研究中也经常被用到，具有一定的权威性

和代表性。CGSS2017年数据是目前国内较少见的

涵盖较广的互联网使用情况的问卷，有较强的客观

性和真实性，且CGSS2017数据已是涉及网络社会

的最新数据。本文选取 60岁及以上并作答了相关

问题的问卷数据，共得到1 360个样本。

（三）变量

1. 主观幸福感

主观幸福感是指个体按照其内在标准对自身

生活质量进行总体评估，包括对生活整体满意

度、积极情感以及消极情感等多个方面的全面评

估［17］。本文结合幸福感衡量指标及数据限制［18］，采

用情感幸福感、心理压力、生活满意度、感知目标完

成四方面得分总和为综合指标来衡量主观幸福感，

按照感受频率的高低、符合程度依次取值为1分（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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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没有）到 5分（非常频繁）、1分（完全不符合）到 7
分（完全符合），得分越高说明主观幸福感越高。

2. 数字融入

参考前人对数字融入的研究内容，将数字融入

水平按照需求层次理论的划分，满足“归属与爱的需

求”的网络使用方面定义为初级融入，满足“尊重的需

求”的网络使用定义为中级融入，而满足“自我实现需

求”相关方面的网络使用定义为高级融入［5，19］。本文

将问卷中 18个数字融入的相关问题均处理为 5分
制，分值越高表明该问题的相关使用程度越高，并

分别计算他们在初级、中级和高级融入三个方面的

不同得分，每个不同水平的得分越高，说明其在该

水平的数字融入程度越深。

3. 社会参与

本文以老年人过去一年出门看电影、逛街购

物、参加文化活动、与不同住的亲戚或者朋友聚会、

现场观看体育比赛、参加政治活动来定义老年人的

社会参与，按照频率“从不”“一年数次或更少”“一

月数次”“一周数次”“每天”依次取值为1到5分。

（四）信度效度检验

首先运用Cronbach’s α系数进行信度检验，发

现数字融入、主观幸福感、社会参与3个指标的信度

系数均大于 0.6，通过信度检验。本研究所使用的

CGSS问卷量表经过专家多次论证，具备较高的内容

效度。使用验证性因子分析（CFA）分别验证因子模

型是否显著，发现3个潜变量的拟合指标χ2/df（<3）、
CFI（>0.9）的值显示因子模型拟合程度较高，RM⁃
SEA值（<0.8）也说明模型的完成效果良好，社会参

与的测量指标的标准化系数均大于0.4，主观幸福感

相关系数大于 0.6，且在 1%水平上显著。结果说明

整个因子模型及载荷系数均显著，故本文使用的

“社会参与”“主观幸福感”测量模型可用于后续的

测量和实证研究。

（五）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26.0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

析，对数字融入、主观幸福感、社会参与进行相关性

分析，采用 AMOS26.0 软件建立结构方程模型，用

Bootstrap分析法对社会参与在数字融入与主观幸福

感之间的中介作用进行检验，并研究家庭经济水

平、身体健康状况的调节作用。P<0.05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文数据来自CGSS问卷，该数据来源于被访

者的自述，可能存在虚假共同变异，故采用 Harman
单因子检验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未旋转的探

索性因子解释了总变异的 25.01%，低于 40%的标

准，说明本研究不存在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20］。

（二）基本描述分析

结果显示，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综合得分为

13.2分。该问卷此板块为全球性调查，第一是澳大

利亚，最后是南非［21］。与其他被调查国家相比，中

国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水平处于较低水平。老年人

初级融入水平得分为7.82分（满分40分），中级得分

为 1.60分（满分 30分），高级数字融入水平得分为

2.94 分（满分 20 分），综合数字融入水平得分为

19.74分。社会参与水平均低于中位数，结合我国老

龄化现状，说明我国老年人社会参与较低。

（三）相关性分析

对数字融入水平总分、社会参与总分、主观幸

福感总分做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数字融入水

平、社会参与、主观幸福感两两相关，存在显著的正

相关关系（P<0.05，表1）。

项目

数字融入水平

社会参与

主观幸福感

得分（x±s）
37.82±21.92
11.59±3.11
12.19±3.25

数字融入水平

1
0.383*

0.198*

社会参与

1
0.253*

主观幸福感

1

表1 数字融入水平、社会参与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性分析

*：P < 0.05。

（r）

（四）模型拟合结果

对模型中健康素养与患者信任的路径进行分

析，结果显示，数字融入→社会参与的标准化路径

系数为 0.509（P<0.001），支持H1；社会参与和数字

融入均正向影响主观幸福感，标准化路径系数分别

为0.166（P<0.001）、0.120（P <0.001），支持 H2 和 H3
（表2，图1）。

假设路径

数字融入→社会参与

社会参与→主观幸福感

数字融入→主观幸福感

非标准化路径系数

0.034
0.263
0.013

标准化路径系数

0.509
0.166
0.120

SE
0.002
0.070
0.004

CR
14.272
3.754
3.205

P 值

<0.001
<0.001
<0.001

结论

通过

通过

通过

表2 假设模型检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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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0***

0.509*** 0.166***

***：P＜0.001。

数字融入

社会参与

主观幸福感

图1 结构模型

综合统计检验量的结果，可以得出结论：该模

型的成品效果较好，可以确认该模型在当前数据集

上表现出色，并且能够很好地解释观察到的数据

（表3）。
（五）中介效应检验

本文运用Bootstrap方法，通过重复抽样生成容

量为5 000的新样本，对原始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以

统计检验量

适配标准

拟合结果

模型适配判断

χ2/df
<3

2.892
符合

RMR
<0.05
0.000
符合

RMSEA
<0.08
0.038
符合

GFI
>0.8
0.978
符合

AGFI
>0.8
0.968
符合

IFI
>0.8
0.980
符合

CFI
>0.8
0.980
符合

表3 主要拟合指标

效应类型

总效应应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Bootstrap
影响估计值

0.021
0.013
0.009

中介区间

［0.016，0.028］
［0.003，0.022］
［0.002，0.016］

P值

0.012
0.006
0.003

MacKinnon PRODCLIN
中介区间

［0.002 72，0.010 21］
［0.003 12，0.014 88］
［0.002 67，0.009 90］

表4 中介效应

中介效应占比为42.9%。

评估中介效应的置信区间和假设检验。研究社会

参与是否在主观幸福感和数字融入之间的关系中

起中介作用。同时，采用MacKinnon的PRODCLIN2
方法对中介效应进行检验［22］。

研究结果显示（表 4），数字融入对主观幸福感

的总效应值为 0.021，中介区间为［0.016，0.028］，不
包含 0，说明总效应显著。数字融入对主观幸福感

的直接效应值为 0.013，中介区间为［0.003，0.022］，
不包含 0，说明直接效应显著，即部分中介。数字

融入对主观幸福感的间接效应值为 0.009，中介区

间为［0.002，0.016］，不包含 0。Z值等于间接效果

的非标准化系数值/间接效果的标准误 =0.016/
0.003>1.96，证明存在间接效果。MacKinnon 的

PRODCLIN2的 95%的置信区间均不包含 0，说明中

介效应显著。

由此可知，社会参与在数字融入对主观幸福感

影响之间发挥一定的中介作用，为部分中介效应，

中介效应占比为 42.9%（间接效应/总效应）。说明

数字融入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有42.9%是通

过社会参与来实现的。

四、讨 论

本文选择60岁及以上老年人为研究对象，通过

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了数字融入对主观幸福感

的影响，揭示了社会参与在二者之间的中介作用。

（一）数字融入、主观幸福感和社会参与的关系

本研究结果显示，数字融入对社会参与有着

显著积极影响，社会参与、数字融入对主观幸福感

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这与部分学者的研究结果

一致［6，15，23］，发现网络的使用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

有促进作用，社会参与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有积

极影响。

可能的原因是，通过数字技术，老年人可以获得

更多的社交互动机会、资源访问和信息获取，从而显

著提高他们的社会参与度。与他人的互动、建立联系

和参与有意义的活动，为老年人提供了社交支持、情

感满足和身份认同。数字融入水平的提升不仅为老

年人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和资源，还满足了他们的心理

需求，直接提升了他们的主观幸福感。数字技术为老

年人带来了多样化的学习、娱乐和社交体验，满足了

他们的个人需求，使他们感到愉悦和满足。

（二）社会参与在数字融入对主观幸福感影响

中的中介作用

研究发现，社会参与在数字融入对主观幸福感

的影响中具有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比为

42.9%。这表明数字融入除了对主观幸福感产生直

接影响外，还会通过社会参与对主观幸福感产生间

接影响，且数字融入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有

42.9%是通过社会参与来实现的，与杜鹏等［24］的研

究结论一致。

社会参与发挥中介作用的可能原因：数字融

入水平的提高可以增加老年人与他人之间的社交

互动和交流机会。通过社交媒体、在线社区或数

字平台，老年人可以扩展社交网络、建立新的社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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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老年人还可以分享自己的观点、经历和知

识，获得认可和回应，增强了自尊心、自我肯定感

和幸福感。

社会参与为部分中介效应的可能原因：除了社

会参与和数字融入水平之外，可能还存在其他因素

对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这些因素可能包括个人特质、身体健康状况、家庭

支持、经济状况等。

（三）建议

基于上述研究结果，研究建议如下。

第一，打造“互联网＋老人”模式［25］，如社会可

以提供针对老年人的数字培训课程，帮助他们学习

使用互联网、社交媒体和在线支付等工具，提升数

字素养。社会组织可以组织老年人社交活动，如社

区聚会、兴趣小组等，为老年人提供交流互动的机

会，减少社交孤立。政府可以制定数字包容政策，

确保老年人也能够享受数字化带来的便利，例如提

供无障碍的数字服务和培训计划。在公共场所、社

区中建设方便老年人使用的数字终端设施，帮助他

们接触数字世界，获取信息、交流和学习。

第二，鼓励老年人积极入网，且不再停留在表

层的使用。对于身体较差的老年群体，更应该鼓励

并帮助其使用互联网。子女可以提供数字培训支

持，帮助父母学习数字技能，如使用智能手机、社交

媒体和电子邮件。耐心指导他们了解现代科技，以

便更好地融入数字化社会，还可以一起参加在线活

动、游戏或学习课程，这不仅有助于老年人学习，也

增进亲子关系。老年人也可以主动学习数字技能，

参加培训课程，提高自己的数字素养，从而更好地

适应数字化社会。鼓励老年人参加社交、文化和志

愿者活动，积极参与社区事务，与人互动，丰富自己

的社会生活。老年人应该保持学习的心态，不断更

新自己的知识，参与各种形式的教育和培训，提高

自己在数字时代的竞争力。

本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一是由于数据限制，

采用的是CGSS2017年截面数据，研究结果可能无

法反映当前数字技术和社交环境的变化。二是本

研究只考虑了社会参与在数字融入与主观幸福感

之间的中介作用，但数字融入可能通过多种途径影

响主观幸福感。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除了可以进

一步采用面板数据来探究数字融入与主观幸福感

之间的时间关系和因果关系，还可以考虑扩大研究

范围，探讨其他中介变量在数字融入与主观幸福感

之间可能产生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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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the impact and pathways of digital inclusion on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older people
JIANG Shanshan1，ZONG Zhanhong2

1. School of Science，2. School of Sociology and Population Sciences，Nanj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Nanjing 210023，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2017 China General Social Survey（CGSS）data，this study examined the effect of
digital integration on the subjective well ⁃ being of older adults and the mediating role of social participation
through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ling.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digital integration positively affected on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older adults（b=0.120，P<0.001）. Additionally，digital integration also promoted social
participation（b=0.509，P<0.001），which in turn had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subjective well⁃being（b=
0.166，P<0.001）. Social participation partially mediated between digital integration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with a mediating effect of 42.9%. Therefore，it is recommended to encourage older adults to take the initiative
to learn digital skills，and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social activities. Improvement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facilities are essential to improve digital literacy，reduce social isolation，and better integrate into the digital
society.

Key words：digital inclusion；social participation；subjective well⁃being；the elde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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